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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经过第三次调
解，一起劳动争议案件的双方
当事人终于达成一致调解意
见，当他们在调解书上签字并
握手后，一旁的钟珍明脸上绽
放出了笑容。钟珍明形容当时
的心情说：“这一刻，那种发自
内心的快乐和成就感，是没有
什么可以替代的。”

钟珍明，今年62岁，曾在海
曙区人民法院做了 30 多年员
额法官，如今是宁波市人民调
解协会理事、宁波首席人民调
解员、海曙区人民调解委员会
专职调解员，“敬民”调解工作
室“掌门人”。

退伍十四年
他成了“响当当”的老娘舅

他是退伍军人，身姿挺拔，一脸坚毅，却铁汉柔情，
热爱与家长里短打交道；他才三十多岁，却已经是当地

“响当当”的“老娘舅”；他虚心学习老调解员的调解经
验，却不墨守陈规，创建了全市首家“流动调解室”。他
叫吕松松，1985年出生，今年36岁，是有8年调解工作
经验的金牌调解员，是宁海跃龙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
的专职人民调解员。

偶然机会走上调解员岗位

吕松松走上调解岗位算是偶然中的必然，他2007
年12月从部队退伍，2009年3月到宁海县公安局跃龙
派出所当辅警。2013年警调衔接机制建立，对法律比
较在行又行事沉稳、年少老成的吕松松便转到调解岗
位，之后便顺理成章地成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专职人
民调解员。

吕松松说，走上这个岗位后才发现自己很适合。
原来他是出了名的好脾气，性格和善，遇事总是让人三
分，在家里也是好丈夫、超级奶爸，两个孩子都爱粘
他。因此，面对那些看似一地鸡毛的纠纷，他总是能不
慌不忙地耐心倾听、分析、开解……

不断学习成为金牌调解员

吕松松说，别小看那些鸡毛蒜皮的小纠纷，而实际
调解起来并不轻松。特别他刚做调解员的头几年，一
些年纪大的当事人，根本不把眼前这个二三十岁的小
伙子放在眼里。吕松松也自我感觉与这些叔叔阿姨、
爷爷奶奶辈的人搭不上话，有点压不住场。于是，他便
在实践中虚心向身边的年纪大的调解员学习。同时，
他也不断学习理论，精进自己的业务知识：他认真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
法》等各类法律法规，系统地掌握了法律知识；他参加
宁波调解学院培训，熟练掌握人民调解程序和方法技
巧。如今，吕松松已经是有调处重大疑难复杂纠纷实
践经验的金牌调解员，年均调处纠纷在300件以上。

创建“流动调解室”

作为年轻调解员，吕松松在工作中还不断创新突
破。2020年初，在吕松松及调解室全体人员共同努力
下，创建了全市首家“流动调解室”，即“流在一线、动在
真情、调在当地、解在始发。”正是得益于“流动调解
室”，很多陈年纠纷都得以化解。

比如，跃龙街道某楼上、楼下住户因为漏水问题积
怨多年。楼下住户洗手间天花板常年湿嗒嗒。而楼上
房子住的是承租户，租客否认漏水，也不肯采取措施。
吕松松几次登门查看，确认楼上漏水的事实。他找楼
上业主，劝说对方重装修洗手间堵漏。楼上业主这才
吐露说，楼下业主大门开门方向影响他出行，所以对漏
水一事处理也不积极。

吕松松找到了事情的症结，召集双方房主现场调
解，劝说双方换位思考，最后楼下业主调整了开门方向，
楼上重新装修堵住漏水，几年的积怨以握手言和收尾。

2013年至今吕松松累计调处各类矛盾纠纷2600
余起，流动调解180余起，涉案金额达到千万余元，调解
成功率98%以上。2019年，他被宁波市公安系统评为
全市“警调衔接”机制建设工作首届十佳金牌调解员。
2021，吕松松成为宁波调解学院师资库成员，同年他还
被评为宁海司法局十佳调解员。年轻的吕松松已经成
为广受认可的资深调解员。 记者 殷欣欣

“调解在前，诉讼断后，我们海曙人
民调解委员会起到了社会矛盾纠纷过滤
网的作用。”钟诊明告诉记者，现在重视
诉源治理，法院凡是适宜诉前调解的纠
纷，都会先尝试着调解化解。海曙法院
每天都有案子过来，多则十几个，少则几
个。调解协会工作人员拿到案子后会逐
一打电话给当事人，询问有关情况和调
解意向，跟有意愿的当事人约调解时间。

钟珍明每天都很忙，而他自己很享
受这份忙碌，按他的话说。调解工作已
经成了他的最大爱好。

每个案件当事人离开调解室时，钟
诊明都会亲自送其到大门口。他说，从
调解室到大门口这几十米路上也许会发
生一些变化：有些当事人刚刚当着另一
方逞强，而转身就有悔意，所以往往在路

上会转变心意，调解工作也随之出现转
机。

在调解协会中，钟珍明还是调解员
们的“法律顾问”，经常有人打电话向他
请教具体案件的法律知识。他说，调解
工作不是和稀泥，而是在法理基础上争
取双方达成统一意见。

而对于法律专业知识，钟珍明说虽
然自己做了30多年法官，但仍然要不断
学习，做到老学到老。在他的办公桌上摆
着很多大部头的法律书，这些都是他刚购
置的新书。随便翻开一本，里面有很多折
页和记号笔做的标识。他解释说，“碰到具
体案件我们知道适用法律方向，而关于一
些细则和解释则要进一步翻书学习，毕竟
法律是很严谨的，容不得半点马虎”。

记者 殷欣欣 文/摄

做了三十多年法官，退休后无缝衔接当人民调解员

“调解工作是我最大的爱好”

退休前，作为法官的钟珍明也是海
曙法院的一块招牌。他承办民商事案
件，注重调判结合，总能很准地抓住原
被告矛盾的焦点，并结合法理进行调
解，促成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这些年，
作为法官的钟珍明共办结各类民商事
纠纷近3000件，调撤率达88.5%。他告
诉记者，调解撤诉的案件比直接判决效
果好，因为调解成功意味着双方都满

意、无分歧，不会再有上诉等情况，彻底
案结事了！

去年，钟珍明面临着退休，在退休
前，院领导就找他谈话，希望他能留下
来。之后，又有领导找到他，说海曙区人
民调解委员会也缺一个业务知识过硬的
调解员。去年9月1日，钟珍明退休后被
海曙区人民调解协会聘任，“无缝衔接”
地来到调解员岗位。

法官退休后，无缝衔接到调解员岗位

没了“法槌”，调解工作需要更加耐心

作为专职调解员，虽然接触的调解
案件与之前做法官时差不多，但工作方
式大有不同，这对当了30多年法官的钟
珍明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以前对当事人释法说理，实在调解
不下来，还可以开庭判决。”钟珍明说，如
今没有法官这个身份，就意味着没有审判
平台支撑，没有法槌依仗。同时，对比法
官，当事人对调解员也少了一份敬畏。这
些都意味着，调解员的工作更有难度。

“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对当事人更加
耐心，更加苦口婆心，一次调解不成两
次，两次不成三次，只要当事人愿意，我
们随时都欢迎调解。”钟珍明说。

几个月前，一起人身损害赔偿案，钟
珍明和同事们就用了一个上午加两个下
午的时间，才终于促成双方达成一致意
见。

那是宁波一家公司开嘉年华庆典，

一名外地会员自己前来参加，结果在宾
馆里猝死。死者家属向宁波公司提出高
额赔偿，并为此到处上访。

钟珍明接手这个案子后，走访事发
现场、当事公司、派出所，初步掌握了事
件的真实情况，明确真实法律关系。然
后，了解双方的调解意向，推动调解开
展。

死者家属在调解现场情绪非常激
动，钟珍明表示同情，但是他释法说理，
明确指出宁波的公司对此事不承担法律
责任，法律不会认可其高额赔偿要求。
同时，钟珍明在了解到死者家属的情况
后，也做宁波这家公司的工作，希望公司
作为民事主体考虑社会公平，为死者家
属提供合理的救助。

最后，经过钟珍明和同事们再三劝
解，双方终于各退一步，达成调解协议，
此次纠纷终于圆满画上句号。

虽然很忙，但享受这份忙碌

吕松松（左四）流动调解，到现场为群众做调解。

钟珍明说，调解工作已经是他最大的爱好。


